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箩头儿（小小说）

箩头儿是箩头的儿子。

七十多年前，箩头挑着两个箩筐，

一头装着家什，一头装着刚满周岁的

儿子，从战区的硝烟中逃到了洞宫山

脉深处的乌柚村。从此，村里人就叫

他“箩头”，叫他儿子为“箩头儿”。

到乌柚村不久，战火停熄，新中国

成立了。那时，日子虽然过得半饥半

饱，箩头儿却像山野里的茅草，迎风

而长，转眼就摇曳成一个壮实的小伙

子。十八岁那年秋天，箩头儿在地头

里抢了生产队长的那一担红薯，一口

气挑到了生产队的院子里。从此，生

产队长给他记了全劳力的工分。

乌柚村水美土肥。生产队长带着

大家起早贪黑，把汗水洒在泥土里，

泥土里长出的稻谷、薯块养活了这里

的人们。填饱了肚子的人们也就有

了力气造人，女人们生娃仿佛比拉屎

还顺当，三年两头就出来一个。

地力赶不上物资消耗的需求力，

村里的缺粮户渐渐多起来。至于钱，

一年到头难见到它的样子。

生产队长一寻思，决定让见过世

面的箩头带上村里的几个社员，外出

江西烧炭，给生产队搞点副业。

那年头，非缺粮户已是好人家了，

更何况箩头还能给自家积攒点小钱，

英俊的箩头儿自然成了姑娘们都想

嫁的对象。

二十岁那年，箩头儿娶了生产队

长的女儿菜花。那时候的乌抽村，还

没有“四大件”之说，能有一张红漆木

架床和三两个红漆木箱子，已是很不

错的嫁妆了。结婚那天，也谈不上什

么张灯结彩，点上一两盏防风灯，屋

里已算亮堂。请村里的叔伯亲戚吃

了个饭，把灯一吹就上了床，不久就

造出了一个胖小子，叫忠红。

那几年，外面的世界闹哄哄的，父

亲箩头也不再外出搞副业了。箩头

儿和菜花除了在生产队里干农活，还

要教社员们跳忠字舞。

那舞闹腾了几年就停了下来，忠

红也上了小学，升级还得考试，考试

成绩不及格就要被留级。那时，被留

级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忠红这娃，有种！”箩头人前人

后都这么夸着他的孙子。这年，忠红

考上了镇里的重点初中班。

“忠红这娃，没让我白流汗。”分

田到户后，箩头儿在地头里一边挥舞

着锄头，一边擦着满脸的汗水说。那

时候，地里的收成比生产队时翻了一

番，忠红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忠红这小子，给他爹长脸！”忠

红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箩头儿见人就

夸自己的孩子。那时候，箩头儿把地

里长出来的蕃薯加工成亮晶晶的粉

丝卖钱，同样的收成却比别人多收获

了两三倍的人民币。用文化人的话

说，那叫商业头脑、市场经济。

忠红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

箩头却归了土。这个时候，村里的许

多人开始放下锄头到城里打工去了，

比种地挣到的钱多得多，许多人家都

添置了电视机。

箩头儿写信给忠红说：“娃，爹跟

你妈也想到省城打工，你给我们找个

活计吧。”

“行！”忠红给父亲找了家门卫，

给母亲找了份清洁工。

“省城的日子没有乡下舒坦。”

在城里干了半年后，箩头儿告别了儿

子，带上妻子回村里继续种地，除了

种自家的地，还种别人家抛荒的地。

村里没有公路，剩余的粮食要挑

到二十里外的县城才能卖钱，太累

人！

心想，要是有公路多好。

心想事成！不久省里出政策，村

村通上了康庄公路。忠红开着小汽

车，一年能回村两三趟，给父亲送来

电视机、手机、洗衣机。

“爸，这屋子该修理修理了。”忠

红说。

“我看还能住。”箩头儿舍不得花

掉从土地里刨出来的钱，他说，“等你

娶媳妇，总得给你帮衬点。”

“我娶媳妇不用您老的钱。”不

久，忠红带着媳妇一起回村看望箩头

儿。那媳妇，比电视里头的还漂亮。

“爸，这房子是该修修了。”忠红

说，“政府会给补贴的！”

“有这等好事？”箩头儿放下嘴里

的烟斗，问道。

“修房子补贴五千，把厕所移到

屋里再补两千，不足部分我来出。”忠

红一边掰着指头一边对父亲说。

“行！”箩头儿不忍心让那比仙

女还漂亮的儿媳妇睡在这黑乎乎的

破旧土木屋里。

不久，房屋修好了，比画起来还好

看，屋里干净又亮堂，床单雪白得一

尘不染。

城里的人隔三差五地来村里，在

箩头儿家里吃住。菜花把家里的鸡、

地里的菜、田里的鱼烧给客人们吃。

客人们都说，菜花婶烧的菜饭真好

吃。客人们临走时，都给箩头儿留下

一大把钱。

后来，箩头儿才知道，这营生叫

农家乐！

有了农家乐，家里养的，地里长

的，都变成了一张张的人民币。更有

意思的是，可以在手机上买东西，还

会有人开着小汽车送上门来。

初夏的傍晚，箩头儿和妻子在

屋子里看各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电

视新闻。箩头儿对菜花说：“咱们这

生活，也是小康生活了”。

“切，看把你美的！”菜花用手

指轻轻地点了一下箩头儿的脑门。

箩头儿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菜

花，心里也乐开了花。

高演的嬗变

我的家乡是在景宁大漈乡任家袋村，是高

演任氏家族迁居地之一，目前繁衍生息至第八

代。我虽生养在大漈，但根脉上还是高演人。

这么认为，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回故里高演，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一次。

那是本世纪初，经过蜿蜒曲折的漫漫机耕路，

当坐落高山之颠，让我魂牵梦萦的祖地——高

演展现于眼前时，心情顿时豁然开朗。这里，

地势平坦，屋舍俨然，黄墙黛瓦，几条鹅卵石铺

就的巷弄横纵着，如世外桃源般安然、静谧。

徜徉村内，浏览了环胜桥、马仙行宫、店廊等古

迹，那时候的迴龙桥、清风桥还有几幢古民居

都很破旧，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样子。那次前

来，除了初识祖居故里的欣喜，心底还是不免

有些担忧，担心村间那些弥足珍贵的旧物消失

在时光里。

第二次回归是在2016年清明节，高演举行

了大型的祭祖仪式。这年，村人把任纪开基太

公坟墓作了修整，于清明节这天，召集散落在

景宁各地的任氏宗亲回归故里祭祖。不例外

的，我也应邀前往。这次回村的人数蔚为可

观，整个静谧的小山村因此热闹和沸腾起来。

在庄严肃穆的祭拜氛围里，排着长队的人们心

怀虔诚，轮流着给祖坟上香、跪拜，缅怀在祖先

庇佑下，任氏家族顽强生存，不息繁衍，终于以

枝繁叶茂的姿态迎来了如今的盛世。此次祭

拜，我意外地认识了我们任氏家族很多杰出的

人才，他们立足于各自岗位，出人头地。看着

他们踌躇满志的样子，我胸中亦是充满宗族自

豪感。毫无疑问，这次祭祖活动增进了我与同

胞之间的手足情。那种冲击心灵的震撼，至今

仍记忆犹新。

2020年，我再次回到了高演。这一次的高

演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了我这个游子。距今400

多年历史的“马仙行宫”，已按原貌修缮，目前

作为村文化礼堂在使用。其中老戏台可演戏，

宫内设图书阅览室，两边横轩悬挂村史简介图

片，陈列千年根雕。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环胜桥”，在原貌上稍作修缮，呈现干

净整洁、古朴典雅的风貌。迴龙桥进行了原貌

修缮，添加披檐和挡土墙加固。清风桥在原址

上按原貌新建。自此，高演著名景点“三桥环

胜”，将古诗《三桥环胜》所描述的“水复山重

裹，连桥锁一村，层楼观水口，杰构接林墩。境

似桃源胜，风真古处敦；回环如鼎足，拱崎障重

门”的意境完美呈现，且还原了祖先以水口三

关积蓄风水的夙愿。“环胜三桥”附近的孝城

宫、钟楼等建筑，都是在原址上修缮或重建。

原先几座欲倾覆的古民居也作了修缮。

最引人注目的是村间高高竖起在各处的“功名

旗杆”。先前的旗杆夹石板被乱置于村内各

处，有被村民用作洗衣板的，有被嵌在路中当

垫脚石的，现如今已收集修缮，部分旗杆夹石

板已重新竖起。虽然旗杆是新做的，却也肃

穆、庄重。古时村内 30 多对进士、贡生的功名

旗杆，旗杆夹石板上的侧面有主人姓名、功名、

年代等信息。如今这些的恢复，完美再现了

“仁山育贵子，九人十贡生”的古村古韵，生动

诠释了“诗礼传家、书香继世”的任氏家风。

高演村如此嬗变，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

就是浙江景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梧桐乡

崇学向善奖励基金会”理事长任启年先生。如

今已八十五高龄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高演人，不

仅是省、市、县级“敬业奉献的好人”，还荣膺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一称号。这些

荣誉，对于一个为家乡振兴事业及公益事业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的他来说，是恰如

其分的肯定。

退休后的他为家乡发展积极筹谋，劳苦奔

波。近十年专程返回高演老家一百余趟，与村

民共商村庄发展大计。通过汇集乡贤力量，争

取各方支持，不仅修建了进村公路，改善交通

条件；还对村中的孝诚宫、钟楼、廻龙桥、清风

桥、行宫等古建筑重新进行修缮，高演村的村

容村貌因此发生巨大的嬗变。

有了任启年先生等一批人前赴后继的努

力，如今的古村高演已焕发出勃勃生机，成功

创建成“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并被确定为省

级历史文化村落重点保护村。同时被列入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功成为省市县乡

村发展的典范。

□周树根 □任惜春

畲乡古城 （李肃人 摄）


